
轮椅 上 的 强 汉
辛遥

我们矿
的工人王文
忠十 五 年 前
在井 下 的一
次事 故 中 失
去了双腿 ，那时他才27岁 。

吃好喝好心放宽……看 望他的人都这么劝 。
他也明 白 ，用轮椅者 的 “行话”讲 ：他也属

“ 死了没埋的人 ”
一辈 子 吃 了

睡，睡醒转 ，活着
有啥意思？他摇着
轮椅闯进 了矿领导
的办公室 。在 多少

“ 同行”要房要钱
要补助时 ，唯独他
来要 工作 。

软泡硬磨 ，终
于感动了矿领 导 ，
答应研究研究 。他
等不及先干上 了 ，
主动揽下了矿 医 院
夜间挂号的差事 。
挂号 ，对他来说并非 易 事 。隔着桌子 无法将手伸
到窗 口 ，他就将轮椅停在门 口 ，膝盖上搁满了病
历卡 ，印 戳 ，挂 号 单和盛零钱 的盒子 ，为了拣起
滚落在地板上 的 二分硬币 ，他得摇着轮椅前后左
右挪动好几次 。

一段 “自 谋职业”之后 ，他终于争得了 工作
的权利，——去矿供应科补风管 。

你也以 为 ，他上班是为 了 多挣点钱 。可事实
恰恰相反 。他躺在家里或住在医院里 ，每天能享
受七角钱的营养补贴 ，妻 子每 月 还有 几 十 元的护

理费 。可他一上班 ，进入了
健康人的行列 ，这一切按规
定被取消了 。他上班还不如
呆在家歇着挣钱 多 。有人不
明白 ，他上班到底图 了个啥 ？
图名 ？名 对 “死了 没埋 的人 ”
有何用 ！图利？利在那里 ？
他回 答 ：我就是要证明我不
是废人 ！我是活生生 的人 ！

是能够工作
的人 ！

可他工
作得多么艰
难哟 ！从家

里到上班地点足有一华里 ，好长一段土公路 。爬
皮过坝他都得出 身透汗 。赶上 雨天 ，那段路象烂
尼塘 。他顶着块塑料布 ，吃力地摇着轮椅 ，每挪
动几步 ，就得停下来用 手指头抠抠卡住轮子 的泥

块。等进了车间大
门，他 已成了 泥人 。
十五年 了 ，可他并
没有误过一个班 。
十五 年 哪 ！

妻子病 了 ，三
个孩 子最大的才六
岁，最小的不足六
个月 。家 里经常大
哭小叫 ，他吃不了
一顿安宁 饭 ，睡不
了一个囫囵觉 。可
他并没有趴下 。每
天天不亮起床 ，把

把毫无知觉的 “双腿”抛上轮椅 ，给妻子喂药 ，
收拾屋子 ，做饭 ，安顿好孩子 ，然后摇着轮椅去
上班……生 活把他逼 上 了 “梁 山”，学会了在轮
椅上做饭 、洗衣、喂鸡……有人劝他 ：何必这么
累死累 活 的 ，你完全可 以躺着吃社会主义优越性
么。他笑了：“只有干点啥 ，才没有 白 活着。”

轮椅弥补了他失去 的双腿 。他摇着轮椅转遍
了矿 区 的废料堆 ，在一件件 “废品”上用粉笔画
上“起死 回生 ”的符 号 。于是 ，车间 门 前堆起了
座铁 山 。按他设计 的 “蓝图”，被压弯 的铁柱重
新被压 直 ，扭 曲 的钢梁被切割成一段一段 ，然后
再一段一段优选焊接起来……可他的 胃 口 越来越
大。将废溜子皮割下来加工成铁门 ，火炉 ；将压
扁的铁管制成栅栏 、货架 ；将报废的 电器大卸八
块，三合一 ，四合一 ，甚至八合一……修旧 利废
的项 目 达到四十 多个 ，矿上有 了修旧 利废组 ，每
年为 国 家创值十 多 万 元 。而创造这些财富 的人 ，
竟是些残疾人 ，领头的
就是 他——轮 椅 上 的

“ 一把手”。
慕名而来 ，我找到

他家里采访 。谁能想到 ，
八十 年代的今天 ，他家
里连台黑 白 电视机也没
有。除了几件老式家具 ，
几乎 “一无所有”。可
他笑得那么洒脱 ，显得
那么富有 。

（ 摄 影　王敏 昭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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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 的冬天通常
比较暖和 。灰色统治
下的 山 野 ，被山 岗 上
的松柏涂抹了 了斑斑
驳驳的绿 。一 日 ，并
不多见的一场大雪 下
了一尺多厚 ，搅得周
天寒彻 。

山谷里 ，一条 曾
经飞湍奔放的瀑布 ，
已经变得笨伯 。他觉
着自 己失去 了 昔 日 的
刚阳之力 ，又面临着
死亡 。也不知道这个
可怕的现实为什么来
得如此突然？终于在
一个晨曦 中——当 他
从昏睡 中 醒来之后 ，
才发现 自 己 已经变成
了一座冰塔 。

开始 ，他十分讨
厌自 己现在的这副模
样，但是 ，自 从有了

许多红 男 绿女站在 自 己 身旁合影留
念的时候 ，才对 自 己有 了新的认识 。

他认为 自 己略带青色的 半透 明
的身体是玉石翡翠 ，婀娜多 姿 的具
有天然之美 的体形是神圣的雕体 。
虽然他早 已 明 白 ，等待着它 的将是
什么 。但是 ，他常常鼓励 自 己坚强
些。当 他看到 同族的伙伴们变得粉
身碎骨的时候 ，更加认识到了 自 己
举足轻重 的位置 。每个寂静而又寒
冷的夜 晚 ，他总 是暗 暗 告 诫 自 己 ：

“ 假如我能挺住 ，这圣洁 的美景将
会得到长存。”

他祈祷 着 柔 和 的 月 光 不 要 走
开，因 为他需要 寒 冷 的 长夜 。然 而 ，
讨厌的太 阳却常常普照着大地 。每

一个充满阳 光 的午
间，他总有流不完

的泪水 ，虽然在
午夜时 一样地精神
抖擞 。

又是一个阳 光
明媚的 中 午 ，这个
可怜的冰塔 已经瘦
得皮包骨头 。可是 ，
他未料到 自 己就如
此无能——通体迷

人的美 色 已经被灰色所替代 。纵然是
用尽了气力 ，还是抵挡不了扑面而来
的温软之风 。当 他突然发现 自 己 光滑
的皮肤开始腐烂 的时候 ，才真正地感
到了 死亡 的可怕 。

一个午 间死一样的沉睡 中 ，他仿
佛见 到 了 自 己 崩 坍 时 可 悲 的 下 场 和
自个 儿 支离破碎 ，跌入深 渊 的惨状 ，
为了 证 实 起 见——他 痛 苦 地睁 开 眼
睛。然而奇怪 。自 身 的 ，眼前 的 ，非
但不痛苦 ，而且极其畅快 。他发现 自
己不再是一座冰塔 ，而是一条流淌 的
小河 。他听见了伙伴们用他们 自 己才
能听懂 的语言 向他呼唤 ，看见了他们
频频招手时所溅起 的浪花 。

此时 ，他的担心 已经变成了在小
河中 淌游 的愉悦 。同时也在 自 由 的生
活中 得到 了 新 的 感受 。这种体会 ，是
全从一条 飞湍 的瀑布变成了 一座 固步
自封 的冰塔 ，再到潺潺 的小河 的过程
中得 到 的 。因 为 他 终 于 领 悟 了 前
面是无边 无 际 的 大 海 ，他 是 大 海 的
一部分 。也 感 觉 到 了 走 出 山 沟 ，面
向世界和获得新生 的过程不是死 亡 ，
而是拯救 。

百鹤朝 阳 马保林

华山挑担人
蒋雁 川

西岳 华 山 绝 壁 千
尺，奇险闻名于天下 。华
山的 路 ，似 羊 肠 ，如 腰
带，左 拐右 转 ，扶 摇 直
上，让人 目 眩 。就在这弯
弯曲 曲 的 山 道 上 ，小心
翼翼扶索行进 的游客身
旁，走着 肩 挑重 担 的 汉
子，汉子们露着双腿 ，弯
着腰 ，喘着粗气 ，汗水把
黑红 的 脸膛 衬 得发亮 。
这些 汉 子 并 不 粗壮 ，但
胳膊 、大腿肌 肉 突 出 ，油
黑强健 ，再 配 上 那 稳健
的步伐 ，显得格外精神 ！

在青柯坪哗哗流淌
的溪 水 之 畔 ，在 苍龙岭
那莽 莽 “龙脊 ”之 上 ，到
处都 能 见 到 挑担人 ，他
们结 伴 行进 ，所挑 的 筐
里盛满 了大米 、糕点 、水
果、奶糖 、白 酒等 主 副食

品——甚至还有人挑着
满筐 碧 绿 的 西 瓜 ！游 客
中有人惊奇地问一个擦
身而过的挑担人：“哎
——你挑了 多少斤？”

“ 就一 百 多 斤 吧 ！”
粗眉 红 脸 的 汉 子 喘 口
气，操着 当 地 口 音 回答 。

为了 看 日 出 ，我加
速攀 登 ，却 还 是 有 几次
累得坐在路旁歇气 。有
的游客干脆四肢伸开躺
在地上 大 口 喘 气 。这会
儿，那 些挑担 人 却 不慌
不忙 地赶 了 上 来 ，超越
了许 多原先走在 前面的
游客……

华山 的 天气 多变 ，
正午 刚 过 ，只 见 东 边 山
头上飘过来 一 大块儿浅
灰色 的 云 彩 ，瞬间 就淅
淅沥 沥 地 下 起 小 雨 来

了，山 路好 象 洒 了 一 层
油，变得十分光滑 。那些
挑担的汉子踩着半脚之
宽的石阶 ，虽举步艰难 ，
却依 旧 是踏踏 实 实 、从
容不迫地走着 …

天晴 了 ，我心 里 平
添了 一股 振 奋之 感 ：这
些挑担人身上迸发 出 的
勇于拼搏 的 华 山 精 神 ，
实在 让 人 感 动 ，给 人 以
鼓舞和激励 。

江南 雪 王亨

小幽 默
三个 孩 子 在 吹 嘘 自 己 的

司机 爸 爸 。
甲说：“我 爸 爸

开车 最 快 ，在 公 路 上
一路 超 车 ，谁 也 赶
不上 他 ，警 察 都 挡 不
住。”

“这 算 什 么 ”，
乙说，“我 爸 爸 在 多
难走 的 道 上 都 使 劲
跑，有 一 次 翻 到 沟 里

他都 不 吭 一 声 ！”

“ 太 不 值 得 一 提

啦，”丙 说，“我 爸
爸能 从 鸡 身 上 轧 过
去，老 乡 们 叫 都 叫 不
住！”　（谭洪杰 ）

马蹄 声 声

韩志民

马，庚 午的 马 ，
我唱 着 歌 欢迎你 。
并非 因 你 有 那近 乎 骄傲

的英姿 ，

而是 我 听 到 了 那敲响 大
地的 四 蹄……

当年 ，在 红 为 紫 、绿 为
墨的 时 候 ，

在许 多 人 的 眼里 ，
你是 火 红 与 洁 白 的 生

灵；
你是 希 望 和 信仰 的 图

腾。

于是 ，你 象 流 星 在 闪 烁 ，
你似疾 风般骤起 ！
你长 上 了 大 鹏 的 翅膀 ，
翱翔 于 长 空 万 里……

然而 ，你 没 腾 空 而 起
而是 奋蹄 大 地 。
你本 能 地知道——

你有 奔 腾 的 时 候 ，
也有 吃草 的 时候 。
你既驰骋 于 疆场 ，
也要休 养 生 息
你能 闪 电 ，
却不 在 天 庭 。

你似流星 ，

却恰在 草 皮 。
是大 地养 育 了 你 ，
你也永 远 离 不 开 大 地 。

马，庚 午 的 马 ，
你又 从 新 的 起 点 上奋

蹄。

九十 年代 第 一 春 ，
春风是这样 的 暖 ，
太阳 是 这样 的 红 。
从大 地微微 的 震 颤 ，

和那 “得 、得 、得 ”的
马蹄 声 中 ，

我终 于 看 到 了
自然 的 你 ，
真实 的 你 ！

山与 河

李平 波

山倘若趴下
短小不足挂齿

河如果站起
高耸何止千 仞

是山 主宰了河 的命运
还是河甘奉 山 为神 灵
风风雨雨
沧海桑 田
站着 的从不肯趴倒
趴着 的总不 肯站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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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


